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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王姐负责小区的卫生。
小区很小，微型物业办公室就设在小区门口。一间门脸隔成两间，进门就

是菜鸟驿站，放张桌子就成了办公室。再往里走，就是王姐的卧室。里面除了
一张床，就是把楼梯转角处多出来的空间，一半做成了卫生间，另一半支个液化
气灶，算作厨房。有扇朝南的窗户，用竹竿搭在防盗窗上，就成了晾衣架。

王姐每天起得很早，天不亮就要把小区垃圾桶清扫干净。等大家开始
上班时，他就坐在办公室里，收发快递，处理小区事务。

邻居们都说，王姐太能干了，一个人打两份工。有好事者就出来解释，
王姐前夫滥赌，离婚后独自带着女儿，真不容易。

自从王姐来到小区后，每年的寒暑假，办公室里就会出现一个小女孩。
瘦高个，穿着朴素。见谁都客气，嘴甜得很。渐渐的，大家都知道了王姐的
女儿是名大学生。

也就那段时间，王姐才会白天出去打扫卫生。把每个单元楼梯，擦得跟
镜子一样。

邻居们见到王姐，东家塞把蔬菜，西家拿块肉，嗔怪着：瞧你把孩子养
的，跟豆芽菜似的！

王姐抽空把菜拿到厨房，忍不住炫耀一下：我说的没错吧，小区邻居都
好着呢！说着，用脚把半箱干挂面使劲朝床底踢了踢。

暑来寒往，一晃两年过去了。
这年的暑假尚未开始，女孩就出现了。邻居们很好奇，一问才知道，女

孩大学毕业了。邻居们都为王姐高兴，劝她别再苦省了。王姐一边挥动着
扫把，一边满面笑容地说：不行呢，女儿还要上研究生呢！邻居们听完，直夸
王姐好福气。

不久后，邻居们意外地发现，女孩经常坐在办公桌上，低头摆弄一台崭
新的笔记本电脑。有邻居认出了牌子，是苹果的。要一万多呢！有人开始
愤愤不平。

一传十，十传百。不到两天时间，整个小区的人都知道了。
邻居们再见到王姐，竟有了异样的眼神。
王姐百思不得其解，女儿更是一头雾水。原先客气的邻居，突然间就像

变了一个面孔。
紧接着，一场灾难席卷而来！
那天，女孩看到一个脸熟的男人进来取件，她像往常一样站了起来，热

情地帮忙找件。
“大哥，尾号多少？”
男人报完四个数字，女孩开始分区寻找。没有！女孩很奇怪，她印象中

有这个件。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她打开电脑，让男人报出单号，开始查
找。果真有，而且是没有出库的状态。女孩有些慌了，她再次来到货架，开
始一格一格地寻找，还是没有。

“怎么会没有呢？”女孩声音涩涩的，有点想哭。
男人一听当场就炸了！“快递丢了？我那可是苹果电脑，一万多呢，你得

赔我！”
女孩更加慌了，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桌上的电脑，眼泪快出来了。
男人一个箭步跨到桌前，合上电脑屏幕，指着上面的苹果标志厉声喝

道：“是不是这部？是不是你偷拿的？”
女孩“哇”一声，委屈地大哭！“不是，这是我的！”
哭声惊动了屋外的邻居们，纷纷进来张望，看见男人大声指责着：“她是

小偷，王姐女儿偷了我的电脑！”
邻居们一脸鄙夷地看了看女孩，开始窃窃私语。

“我就说吧，王姐哪来的钱买这么好的电脑！”
“这是我自己花钱买的！”女孩涨红着脸，极力地解释。
邻居们摇了摇头，就要往外走。“你不承认也没关系，我找快递公司索

赔！”男人眼看时机成熟，恶狠狠地丢下一句。
就在这时，得知消息的王姐急匆匆地跑了回来。了解情况后，她也慌

了。一边哭，一边诉说从来就没丢过件。
“事实就摆在面前，我们还能信你吗？”“就是，一直装可怜，没想到会是

这种人！”
王姐彻底慌了。想了想说：“傻孩子，你不是有购物发票吗？拿给他们

看看！”
“这太小儿科了，花钱就能买到，不能证明什么！”

男人冷笑着。
邻居们纷纷点头，王姐崩溃了。

“站住，谁都不准走！”突然，一声呵斥划破现场。邻居
们纷纷回头，惊讶地看着女孩。

“我报警了，警察马上就到！”
男人慌了，趁人不备跑了。
警察后来在对面商店的监控里，看到那个男人，头

天偷偷拿走了包裹。
案子破了。警察当着所有邻居的面，高举着女孩

的通知书，大声宣布：“王姐女儿本科直博，电脑是导师
给买的！”

从此，办公室里装上了监控。

物业王姐的女儿
何 惟

春天的种子，一沾泥土就迫不及
待地想要生根、发芽。我疑心我的脚
丫也是。天气一转暖，我就迫切地想
要甩掉鞋子，将光光的脚丫拱进春雨
浸润后的泥土里，感受泥土切肤的清
凉。这样一来，是不是脚底板也会生
出根，趾缝间也能抽出禾苗，禾苗也
能肆意生长？

到底是脚底板痒了，还是大地痒
了？总之，它们都开始不安分起来，
都想趁着躁动的季节，来一场亲密无
间的接触，鼓捣出一点什么动静来。
于是，农人高高挽起裤腿，深一脚浅
一脚地下到春水田里，撒下饱满的稻
谷种子——春耕开始了。挑塘泥的
汉子歇下担子，妇女们将这些淤泥拌
上黄沙土和草木灰，一畦一畦和匀，
提起制钵器，哐一下，插进土畦，又哐
一下，踩出一个个育苗营养钵。

庄稼人的生活得从泥里抠。农
人们会将不利于种植水稻的淤泥田
开垦成藕池，只要有水有泥，藕的长
势就很好。一入冬，藕农们就扑进藕
池里，光了膀子一锹一锹地铲淤泥，
白嫩的藕在泥里埋得很深，为避免铁
锹伤了藕，卖不到好价钱，他们就将
臂膀伸到泥里掏，脸贴向泥面，大半
个身子陷进泥水里，他们总要刨到天
黑透了才回家，第二天再赶早挑到集
市去卖。

天旱天涝，田垄里水少水多，有
经验的农民只要随便往泥里一踏，便
一清二楚。松软滑腻，说明正在抽穂
的禾苗们还能熬两天；泥面龟裂，那
是干枯的大地张开了干裂的嘴唇。
如若撵上一场及时的春雨，趁着雨水
滋润，农人们便往田里撒化肥，像往
碗里化白糖一样，滋补滋补“怀孕”的
土地。此刻，稗草们可管不了那么
多，削尖了脑袋夺肥、疯长，一棵一棵
地想要出人头地。农人们可不答应，
于是，青青的秧田里又多了一道风
景，那些拄着竹棍的薅田人，头戴斗
笠，身披蓑衣，弓起脚板在青苗间划
拉来，划拉去，一行一行，点点顿顿，
像个自我陶醉的诗人，在天地间恣意
书写诗行。

饱蘸诗情的不仅是农人，还有那
些半大不小的屁孩。他们眼馋大人
们站在岸上往田里抛秧苗的样子，不
顾泥水齐腰，把自己也整个儿“栽”到
田里，学写“歪诗”。他们没有料到，
田里不仅有乐趣，还有很多蚂蟥。那
些叮住人腿一扯老长却怎么也扯不
下来的蚂蟥，把他们吓得哇哇大叫，
一屁股坐到泥水里，免不了挨一顿
胖揍。哪个孩子不是泥地上打滚被
揍大的？一顿揍休想吓住他们。避
开大人，躲进甘蔗田里偷甘蔗，爬
上树梢掏鸟窝，猫进荸荠田里拱荸
荠，游到菱角湖里摸螺蛳，一件
件，一桩桩，哪一样不是他们喜欢
的？揍，只会加倍激发他们的欲望。

田野大地是所有动物天然的游
乐场。树林、竹林，更是孩子们玩
耍的天堂，爬高爬低，攀来荡去，
从这个树杈到那个树杈，噌噌几下
就过去了。你见过灵巧的猴子吗？
那些猴孩子，到上学的年龄了还不
想穿鞋，哪管大人们骂他们是野孩
子。中午放学，光脚踩在滚烫的石

子路上，跑跑跳跳，追着铁环滚回
家，好不惬意。下雨天，踩着水花
去学校，在教室外的廊檐下，与小
伙伴们用脚丫将泥浆拱出一道道小
水沟，盯着雨水沿着他们设计的

“轨道”一路向前。操场一角有两棵
高大的白杨树，学校要开运动会
了，挨着白杨树埋进两根光溜溜的
竹竿——爬竿比赛无疑是最有趣的
项目。白杨树下挖了三米见方的大
沙坑，跳高或是跳远，小选手远远
地站好，摆出架势，预备，三，
二，一，跑——使劲向后一蹬，一
跃，腾起的身子像轻巧的燕子，光
脚落到沙坑里。然后爬起来，拍拍
屁股，抖落一身的沙子。

及至上了中学，我印象里还有
光脚的经历。中学坐落在望城岗头
上，过岗便是热闹的县城，我家则
在岗北面的白石山脚下，与学校相
隔六里地。由于路远，每个周末赶
去学校上晚自习都要靠跑，否则会
迟到。特别是下雨天，跑起来怕脏
了鞋子，虽然那鞋也是哥哥姐姐们
穿小了的，套在我的脚上仍嫌大，
跑坏了还没有应急的。索性脱掉鞋
子拎在手里，卷起裤管，光起脚来
没命地跑。一过土地庙，远远就能
望见教室里一片灯火通明，在漆黑
的田畈包围中特别显眼。学生伢从
四面八方的村庄角落里冒出来，拎
着咸菜瓶一路狂奔，奔向那至高处
亮堂堂的教室。近了近了，能望见
教室里攒动的黑脑袋，一颗一颗地
在灯影里晃动。我们都习惯了这样
的奔跑，城里的孩子穿上崭新的运
动鞋也不一定能跑得过咱。

自离开家乡，来到城市，我便经
常做同一个梦。城市里没有沙土泥
巴，四通八达的水泥路宽阔平坦，每
天凌晨被环卫工人打扫得干干净
净。可我总梦见自己在光脚奔跑，脚
下是滑溜溜的泥泞，说不出的清凉。

也许是箍在钢筋混凝土的世界
里太久了，我们越来越像那些被薅
掉的稗草，根着不了土，蔫耷耷打
不 起 精 神 。 也 许 是 开 始 习 惯 怀
念，怀念泥土的气息，怀念土地上
刨食的父老乡亲，怀念童年玩泥巴
的快乐时光，怀念那个光起脚丫随意
奔跑的自己。

泥土的诱惑
秦钦儿

灵动 张云 摄


